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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女神神何何苦苦为为难难女女神神
下周史上那点儿事

（10月28日—11月3日）

本报记者 王昱

这两天，作为“棱镜门”的续
集，美国窃听丑闻又迎来了一轮
集中曝光，其中最扎眼的莫过于

“美国国家情报局窃听法国公民
七千万通电话”这一条。消息一
出，法国总统奥朗德立刻打了越
洋电话骂奥巴马。不少法国网友
也纷纷出言讥讽，而且讽刺的方
式还挺奇特———“请把自由女神
像还给我们”。

自由女神像咋成了法国的
了？还真别说，法国对自由女神
像的确享有知识产权——— 10月28

日，下周一，正是自由女神像揭
幕纪念日。127年前的这一天，法

国将这尊巨像正式送给了美国，
“以纪念两国百年的友谊和对自
由共同的追求”。

美国和法国间的友谊极为
特殊，数遍全世界你恐怕也找不
出第二对这样的朋友——— 他们
互相塑造了对方。

在美国独立战争刚爆发时，当
时还处在波旁王朝统治下的法国，
路易十六国王本着他们家族“一贯
找英国人别扭”的光荣传统，坚定
地站在了美国一边。在美国争取独
立的“八年抗战”里，法国为支持美
国，不仅出钱出枪出军舰，甚至直
接出人——— 派出了大量的志愿军
直接参与到北美独立战争中，连华
盛顿的顾问拉法耶特也是法国贵
族出身。有一种说法认为，华盛顿

虽然道德高尚，但其本人没有什么
指挥才能，美国民兵当时真正的总
指挥，其实就是拉法耶特。

讽刺的是，路易十六虽然帮
着美国人争取到了自由，自己却
间 接 因 为 这 事 儿 把 命 给 丢
了——— 为“抗英援美”，国王把国
库里的钱花光了，因此不得不召
开三级议会，主要议题就是要
钱。而刚从美国打完仗回到法国
的军人一琢磨：美国之所以独
立，不就是因为英王“棺材里伸
手——— 死要钱”吗？他们为自由
而战，咱凭啥不可以？于是“活学
活用”从新大陆带回来的“先进
经验”，发动了法国大革命。拉法
耶特此时又大显身手，提出人权
宣言、设计三色旗，还出任过法

国国民军总司令，他也因此被称
为“两个世界的英雄”。

法国给美国带去了独立，而
美国回赠给了法国自由。直到一
战前，世界主要大国中真正经常
拿民主说事儿的，也就这俩国
家。所以相当长的时间内，两国
互帮互助，可谓情比金坚。美国
南北战争时期，为了帮美国联邦
军断南军出口棉花的这条财路，
法国不惜损害自身经济利益，派
出军舰封锁了新奥尔良港。而美
国也投桃报李，一战中美国参加
协约国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向
法国报恩。美军当时的口号就
是：“拉法耶特，我们来了！”

自由女神像，就是以这种特
殊关系为背景，由法国送给美国

的。其实美国还回赠过法国一个
一模一样的自由女神，至今矗立
在巴黎街头。两个自由女神隔着
大西洋遥相呼应，很有点将自由
之光照亮新旧两个世界的寓意。

不过，二战以后，当这个寓
意真的开始实现时，美法之间延
续百年的交情却开始越闹越掰。

“索还自由女神”这种玩笑，法国
人已经不是第一次开了，戴高乐时
就有人说，前几年伊拉克战争时又
有人提。但无论怎么吵，双方共同
坚守的价值理念还在。你看奥朗德
此番的措辞虽然严厉，用的句式却
还是这样的，“法方虽然认同……
但……”作为互赠过自由女神的
老朋友，美法之间如今的斗嘴说
到底是场“女神内部矛盾”。

一周史记

日日韩韩学学生生与与英英语语的的漫漫长长较较量量

□本报记者 王昱

韩国：

为学英语割舌头

日韩两国近年来不约而同地
加强英语教育，其实很有点“笨鸟
先飞”的意思。据统计，在参加雅思
普通培训类考试的20个国家中，韩
国和日本分列倒数第二和倒数第
一。相比之下，韩国学生考出这么
差的成绩的确冤了点——— 毕竟，不
同于日本对英语教育的忽冷忽热，
韩国可是个在学英语上一直非常
拼命的国家。

韩国人在学习英语上的劣势
也许是先天的，和日语一样，韩语
有着奇特的语言结构(黏着语)、特
殊的语序(主宾谓)，这些都给韩国
人学习外语造成了困难。但最“坑
爹”的也许当数韩语独特的发音方
式——— 还是和日语一样，韩语没有
[r]这个辅音。因此在学英语时，日
韩学生很难区分英文中“R”和“L”
的发音区别。

为了克服这个语言天堑，韩
国人从他们擅长的整容医学角
度想出了个狠招。时下不少韩国
父母热衷于带着孩子到医院做

“割舌”手术。这种手术学名叫做
“舌小带切除术”，目的是解除
“舌小带”出了问题的患者口齿
不清的烦恼。具体手术过程就是
通过将连接舌底部和口腔底部
的“舌小带”切除一点，使舌头变
得灵活自如。说实话，大多数韩
国人从生理结构上讲其实没必
要做这个手术，该手术在韩国的
流行，更接近一种表现全民学英
语决心的“行为艺术”。

舌头都割了，韩国人为学英
语当然没有别的血本不能下。早
在2006年时，韩国在英语教育方
面的投入就超过GDP的2%，特
别是在前总统李明博上台之后，
韩国掀起了全民式的疯狂学英
语热潮。政府推出了《英语公共
教育正常化方案》，提出在2013
年前共投入4万亿韩元(约合328
亿元人民币 )全面改编教育课
程、教科书和教师制度。还搞了
个“三振出局”制度，要求韩国高

中以上英语教师在课上必须用
全英文授课，没这个能力就下
岗。

如今的韩国，不仅中学分班
时英语成绩能起到决定性的作
用，一些在韩国国内排名非常靠
前的大学也开始在新生入学前
实施英语评估测试，根据成绩分
班，上课用全英语教学。而韩国
大学生通常都会在毕业前专门
抽出多则一年少则半年的时间
专攻英语，原因是韩国为了强调
英语重要性，专门设立了韩国版
的“托业考试”K-TOEIC，想进
三星、现代这样的大企业工作，
都得有英语这块敲门砖。

历史上，“事大主义”在韩国
就一直有传统。从近代前的学汉
语，到日据时代的学日语，再到
独立后的学英语，韩国在学习外
语问题上的心理障碍相比中日
小。而国内空间的狭小，又造成
韩国对外交流需求十分急迫。这
些因素恐怕都是造成韩国在推
行英语教育方面，在东亚三国中
最为坚决的重要因素。

日本：

学还是不学，这是个问题

日本人对英语的态度经历
了几轮转换。说起来，日本人以
国家政策的方式鼓励学英语比
中韩两国早得多——— 早在1806
年，敏锐地嗅出世界风向要变的
江户幕府，就下令在长崎开设英
语教学班，培养翻译人才。但悲
剧的是，日本人从一开始就没找
对师傅——— 第一批请来的外教
都是荷兰人(当时日本在西洋诸
国中只跟荷兰有接触)。所以一
直到1853年佩里叩关时，学了半
个世纪“荷兰式英语”的日本人
也没张开嘴。日美第一次接触时
双方用的翻译还是中国人。

在学英语这事儿上，日本人
也狂热过。明治维新初期，维新
派急于脱亚入欧，有人就建议天
皇，应该改立英语为国语，甚至
要逐步废止日语。这么过火的建
议当然遭到了普遍反对。反对者
也不啰嗦什么民族文化的问题，
而是直接刺杀了主张全盘西化

的首相大久保利通。明治维新这
才又稍微“中庸”了那么一点。

“立英语为国语”的狂潮刚
过去。从20世纪初起，“英语废止
论”又在日本抬头。连学英文出
身的大文豪夏目漱石都在报刊
上发表文章，认为过分强调英
语，“给人一种我们是英国附属
国的印象，这对于大日本来说是
一种耻辱。”在这个问题上叫得
更响的是日本陆军，在他们的支
持下，二战期间日本干脆将英语
教育完全废止掉了。这帮人吆喝

“英语无用”其实很有点公报私
仇的意思。当时日本陆军从幼校
就有一套自己的教育系统，陆军
军校里教德语、俄语、法语甚至
汉语，但就是不学英语。所以英
美是日本陆军最不了解的对手，
敢打太平洋战争，也是仗着这份

“无知者无畏”。捎带说一句，与
陆军迥异，日本海军是个“全英
文”军种，因此对敌我真实实力

比陆军清醒得多。可惜在当时的
军国主义政府中，海军从来没说
了算过。

二战后，由于受到美国影响，
日本的英语教育进人了快速发展
时期。经历了上世纪40年代和60年
代英语学习热潮后，到1960年，日
本已经率先建立起了一套完备的
英语学习体系，有能力将英语作为
必修科目贯彻于整个高中教学中。
然而，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围绕
英语的“再检讨”成为了日本社会
热议的问题。与日本英语教育普及
化同时到来的，是英语教育的单一
化、应试化。人们开始指责强制性
的英语学习阻碍了学生的多样性
发展。有鉴于此，日本文部省开始
尝试鼓励学校进行多元化英语教
学，同时停止了将英语作为硬性指
标纳入教育选拔体系的进程。

与战前“废止英语”的无理
取闹不同，日本战后对英语教育
不温不火的处理方式，更多是出

于理性考量。由于没有将英语作
为衡量学生素质的硬性标准，日
本的人才资源得到了更加有效
的利用——— 2008年的诺贝尔物
理学奖得主益川敏英，领奖时第
一句话就是“I can not speak
English(我不会英语)”这话不是
谦词。学生时代怎么学英语也学
不好的益川，一直到成名后都不
太会用英文拼自己的名字。有记
者曾问益川“如果(诺贝尔奖颁
奖)一定要求进行英语演讲怎么
办”，益川干脆地回答道：“那就
(把诺贝尔奖)还回去。”这样对
英语一窍不通却又不肯屈就的
物理天才能不被埋没，真得好好
感谢日本那套灵活的教育体系。

从2003年起，由于感到国际化
的进一步加速，日本文部省开始对
实行多年的英语选修教学制度进
行改革，如在高考中将外语(原则
上是英语)设为必考项目，并逐步
加大在各级学校中对英语的培训
力度。此次文部省将英语教育提前
至小学三年级，其实正是这次新一
轮“英语热”的反应。

比之于韩国在英语学习中
“一面倒”的疯狂，日本与英语间
反复数次的若即若离为我们提
供了另外一种模式。日本在对英
语学习的问题上比韩国摸索了
更久，认识也当然更加全面。对
英语的重视，让日本完成了它两
次国力的崛起。而对英语的“不
重视”，却又为日本在人才培养
上避免了不必要的虚耗。时至今
日，英语教学虽然在日本经历了
几轮加强，但仍然没有获得像韩
国那样具有“一票否决”的地位。
这种审慎而理智的态度，或许更
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本周，北京市宣布2016年起将高考英语的分值由150分减
为100分，传闻已久的“给英语热降温”终于变成现实。巧合的
是，也是在本周，日本文部省放出消息，决定将该国小学英语
开课时间由现在的5年级提前至3年级。而另据报道，韩国按
照其“2014年度高考体制改革方案”，将增大英语在高考选拔
中的权重。

面对英语这个舶来品，文化相近的中日韩三国面临的难
题有着相似性。而这两位近邻在英语教学史所选择的不同道
路，道出的是东亚国家在这个问题上相同的痛苦与纠结。

在韩国济州岛的国际学校，外教给学生们授英文课。

2005年11月16日，日本京都，时任美国总统布什的妻子劳拉在访日期间参观一所高中学校，和那里的
学生一起上英语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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